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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光
後
面
的
利
苑
粥
麵
，
據
說
因
不
勝
負
荷

新
租
金
，
已
於
一
月
廿
九
日
光
榮
結
業
。
以
後

一
眾
銅
鑼
灣
友
如
有
甚
麼
頭
暈
身
熱
，
想
吃
碗

白
粥
，
又
少
了
一
個
價
廉
物
美
的
選
擇
。
現
在

流
行
罵
地
產
霸
權
，
不
過
現
實
往
往
更
複
雜
。

先
來
看
看
銅
鑼
灣
的
﹁
高
危
﹂
店
，
即
是
那
些
利
錢

不
高
但
佔
據
黃
金
地
段
的
傳
統
小
店
。

隨
手
拈
來
就
有
幾
家
：
吃
蛇
羹
和
燒
味
的
蛇
王

二
、
前
身
是
新
釗
記
的
新
英
記
茶
餐
廳
、
利
園
山
道

的
兩
三
家
路
邊
生
果
檔
、
金
魚
檔
和
水
電
舖
，
如
果

再
找
，
還
有
更
多
。
希
望
不
會
再
聽
到
這
些
小
店
關

門
的
消
息
。

傳
媒
總
歸
咎
於
業
主
瘋
狂
加
租
，
地
產
霸
權
。
有

時
的
確
如
此
，
但
也
有
小
店
本
身
就
是
業
主
，
跟
我

們
一
樣
是
經
濟
動
物
，
也
會
善
價
而
沽
或
選
擇
收

租
。
比
如
我
家
附
近
有
個
水
電
工
程
店
，
師
傅
的
阿

爸
早
年
留
下
個
靚
舖
位
，
開
揚
寬
敞
。
師
傅
白
天
多
外
勤
工

作
，
店
裡
就
只
有
太
太
鎮
守
，
舖
就
是
個
貨
倉
，
讓
街
坊
買
點

燈
泡
電
線
甚
麼
的
。
有
時
師
傅
六
點
多
收
工
，
就
在
門
口
跟
幾

個
街
坊
開
張
摺
㟜
喝
啤
酒
、
吃
花
生
﹁
吹
水
﹂，
或
者
下
象
棋
。

後
來
我
家
一
帶
興
旺
起
來
，
各
式
餐
廳
進
駐
，
舖
位
有
價
，

附
近
的
豆
腐
店
、
洗
衣
店
、
花
店
紛
變
為
酒
舖
、
日
式
拉
麵
店

和
西
餐
廳
。
終
於
有
一
天
，
師
傅
的
水
電
店
也
拉
上
閘
，
掛
起

出
租
的
牌
子
，
不
久
就
開
了
糖
水
店
，
然
後
又
變
了
很
潮
的
懷

舊
茶
餐
廳
。
至
於
師
傅
，
水
電
工
程
還
是
照
做
，
打
個
電
話
就

約
到
，
對
街
坊
影
響
不
大
。
現
在
買
電
燈
泡
就
要
去
超
市
，
買

其
他
的
就
要
跑
駱
克
道
。

離
水
電
舖
不
遠
的
生
果
舖
也
走
上
同
一
條
路
。
舖
位
應
是
自

家
的
，
又
賣
生
果
又
賣
菜
，
一
家
人
齊
齊
捱
了
幾
十
年
。
最
近

生
果
舖
終
於
拉
閘
，
掛
上
出
租
牌
子
，
看
來
不
久
又
會
多
一
家

貴
價
餐
廳
，
老
闆
就
繼
續
做
交
菜
給
食
肆
的
生
意
。
真
的
，
要

賣
幾
多
籮
生
果
才
能
賺
到
十
萬
八
萬
呢
？
我
們
不
能
怪
這
些
小

業
主
做
合
理
的
經
濟
決
定
。
最
奇
的
是
星
期
天
早
上
，
在
附
近

的
百
佳
見
到
老
闆
，
正
買
一
梳
香
蕉
和
三
個
橙
。
我
們
笑
他
賣

了
幾
十
年
生
果
，
竟
要
幫
襯
超
市
買
生
果
，
真
是
世
界
變
了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高危小店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研
究
我
是
山
人
多
年
，
苦
尋
他
的
生
平
資
料
，
迄
今

只
得
兩
份
，
一
是
料
刊
於
五
○
年
初
︽
小
說
精
華
︾
第

三
期
︵
缺
出
版
日
期
︶、
非
小
說
家
寫
的
︿
我
是
山
人

——

陳
勁
﹀
；
另
一
份
是
我
是
山
人
為
他
的
技
擊
處
女

作
︽
三
德
和
尚
三
探
西
禪
寺
︾
成
書
時
所
寫
的
︿
自

序
﹀。
從
非
小
說
家
的
文
章
，
可
見
我
是
山
人
的
簡
略
生
平

和
旨
趣
；
從
︿
自
序
﹀
中
，
可
見
我
是
山
人
堅
持
以
三
及
第

從
事
創
作
的
原
因
，
和
他
的
抱
負
。

將
這
兩
篇
文
字
和
我
是
山
人
的
作
品
比
對
，
當
可
勾
勒
出

他
一
副
面
貌
。
在
三
、
四
、
五
十
年
代
，
撰
技
擊
小
說
和
少

林
故
事
的
作
家
，
大
不
乏
人
，
如
鄧
羽
公
、
朱
愚
齋
、
崆

峒
、
萃
文
樓
主
、
禪
山
人
等
，
以
作
品
之
多
和
成
績
而
論
，

我
是
山
人
最
為
優
秀
。

據
非
小
說
家
說
，
我
是
山
人
原
名
陳
勁
，
祖
籍
新
會
，
友

儕
多
呼
他
為
陳
魯
勁
。
初
在
鄉
中
以
教
書
為
業
，
課
餘
投
稿

廣
州
的
︽
公
評
報
︾，
獲
編
輯
稱
許
，
遂
棄
教
鞭
，
轉
職
報

界
。
抗
戰
烽
火
一
起
，
投
身
中
華
救
護
隊
，
可
見
他
的
愛
國

情
志
。
直
至
廣
州
淪
陷
，
才
撤
至
香
港
，
勝
利
後
回
穗
主
編

︽
廣
東
七
十
二
行
商
報
︾，
首
以
我
是
山
人
的
筆
名
撰
︽
三
德

和
尚
三
探
西
禪
寺
︾，
一
炮
而
紅
。
自
此
開
始
他
的
﹁
技
擊

生
涯
﹂。
大
陸
易
手
後
，
重
來
香
港
，
筆
耕
不
輟
，
聲
名
益

響
，
六
十
年
代
棄
世
，
生
年
不
詳
。

綜
觀
我
是
山
人
的
生
平
和
作
品
，
他
的
﹁
優
秀
﹂，
是
在
於
國
族
認

同
。
他
撰
︽
三
德
和
尚
︾
的
本
意
，
在
︿
自
序
﹀
說
得
明
明
白
白
：

﹁
或
問
是
書
何
以
與
萬
年
青
所
敘
少
林
事
跡
相
逕
庭
者
，
山
人
不
能

不
有
所
言
矣
。
萬
年
青
作
者
為
清
代
時
人
，
而
少
林
又
為
反
清
復
明
之

人
物
，
清
廷
所
謂
為
大
逆
不
道
，
若
照
事
直
書
，
則
在
清
代
文
網
秋
荼

之
際
，
其
不
如
金
聖
嘆
之
罹
文
字
獄
者
幾
希
，
是
以
作
者
不
能
不
歪
曲

事
實
。
﹂

︽
萬
年
青
︾
一
線
敘
乾
隆
下
江
南
的
事
跡
，
另
線
為
剿
滅
少
林
的
故

事
，
我
是
山
人
為
此
積
極
平
反
，
重
寫
少
林
故
事
。
︽
三
德
和
尚
︾
開

篇
，
即
述
廣
州
惠
愛
街
旗
人
之
可
惡
：

﹁
該
街
為
旗
籍
人
聚
居
之
所
，
於
時
旗
籍
人
勢
力
大
盛
，
專
致
漢
人

作
對
。
惠
愛
街
內
有
旗
籍
拳
師
白
飛
龍
，
曾
任
黃
旗
軍
統
領
，
設
館
於

惠
愛
街
，
門
徒
均
為
旗
籍
人
，
若
輩
平
日
恃
強
欺
弱
，
在
白
飛
龍
門
下

學
得
兩
三
道
花
拳
繡
腿
，
更
加
如
虎
添
翼
，
稍
一
不
合
，
便
輒
拳
頭
相

向
，
附
近
居
民
畏
之
若
虎
。
﹂

當
時
也
，
三
德
和
尚
未
出
家
，
俗
名
劉
裕
德
，
曾
習
武
，
對
這
一
現

象
早
懷
不
滿
。
一
日
，
見
一
小
孩
子
仆
倒
，
上
前
扶
起
，
竟
被
一
眾
旗

人
誣
指
推
倒
小
孩
，
一
聲
喝
打
，
將
劉
裕
德
包
圍
，
於
是
一
場
滿
漢
大

戰
展
開
；
劉
裕
德
擊
倒
白
飛
龍
後
，
備
受
黃
旗
軍
百
數
十
人
追
殺
，
再

而
打
死
副
統
帥
，
殺
出
重
圍
，
逃
亡
福
建
，
入
了
少
林
寺
，
拜
至
善
為

師
，
出
家
做
了
和
尚
。
其
後
的
作
品
，
迭
見
與
旗
人
武
師
爭
鬥
。

我
是
山
人
的
敘
事
策
略
是
滿
漢
不
兩
立
。
少
林
寺
諸
人
﹁
以
發
揚
少

林
派
武
術
標
榜
，
實
則
陰
行
反
清
復
明
之
志
﹂，
而
與
之
相
抗
的
武
當

派
上
下
人
物
，
俱
是
﹁
清
虜
之
走
狗
﹂，
這
些
﹁
走
狗
﹂，
隱
喻
抗
戰
時

的
﹁
漢
奸
﹂。
其
後
，
我
是
山
人
的
作
品
中
，
如
︽
佛
山
贊
先
生
︾、

︽
洪
熙
官
三

建
少
林
寺
︾

等
作
品
，
都

貫
串
了
這
種

國
族
意
識
和

認
同
，
因

此
，
我
是
山

人
寫
的
小

說
，
決
非
為

稻
粱
謀
那
末

簡
單
。

我是山人的資料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偶
然
在
祖
國
漫
畫
雜
誌
中
，
看
到
一

段
﹁
中
產
小
白
領
的
怨
命
曲
﹂
：
此
白

領
怨
命
倒
也
十
分
幽
默
貼
切
，
在
此
且

作
文
抄
公
一
次
，
﹁
曲
﹂
云
：

﹁
婚
期
將
到
，
國
內
兄
弟
，
有
錢
公

寓
、
無
錢
蝸
居
。
望
長
城
內
外
，
大
廈
高

樓
，
工
地
上
下
，
人
浪
滔
滔
，
早
起
晚
睡
，

達
旦
通
宵
，
丈
母
娘
說
：
﹃
買
了
房
子
才
達

標
﹄，
需
鈔
票
，
看
人
山
人
海
，
一
房
難
求
，

樓
價
如
此
超
高
，
引
無
數
英
雄
競
折
腰
，
惜

秦
皇
漢
武
，
見
此
搖
頭
，
唐
宗
宋
祖
，
更
是

沒
招
，
一
代
天
驕
成
吉
思
汗
，
只
好
躲
在
蒙

古
包
。
﹂

由
此
反
映
祖
國
新
一
代
住
房
問
題
實
是
最

大
煩
惱
，
他
們
的
煩
惱
徬
徨
一
如
港
人
新
一

代
，
是
個
死
結
，
土
地
財
富
盡
歸
官
商
，
沒

有
父
母
遺
蔭
，
休
想
住
得
舒
展
。
一
代
父

母
，
如
果
生
一
兒
一
女
兩
個
後
代
，
其
中
一

個
必
得
做
無
殼
之
蝸
牛
，
要
兒
女
自
我
受
薪
打
工
來
供

買
房
子
，
那
他
們
做
三
世
人
也
供
不
斷
這
樓
價
。
這
房

產
問
題
輾
轉
相
傳
纏
上
三
四
代
也
不
能
乾
淨
斷
尾
。
而

地
球
人
口
越
來
越
多
越
密
，
當
人
口
膨
脹
到
一
定
程
度

無
法
負
荷
之
時
，
就
必
有
一
個
大
爆
發
之
極
限
，
來
一

次
毀
滅
性
之
自
我
相
殘
大
解
決
。
到
處
夷
為
平
地
，
生

物
重
新
執
位
有
如
恐
龍
之
徹
底
滅
亡
，
宇
宙
再
從
頭
開

始
，
億
萬
年
後
地
球
第
幾
代
之
不
知
什
麼
生
物
，
又
在

荒
山
野
嶺
發
掘
研
究
零
零
碎
碎
的
不
知
多
少
代
前
的
什

麼
生
物
之
化
石
，
到
那
時
之
生
物
是
生
理
肌
肉
神
經
運

作
之
新
陳
代
謝
的
生
物
體
，
還
是
純
機
械
式
的
機
械
人

傳
宗
接
代
？
我
們
在
今
天
是
無
論
如
何
也
想
像
不
到

的
。
只
能
想
像
屆
時
是
蒙
古
包
也
沒
得
住
，
又
再
一
次

回
披
獸
皮
住
山
洞
的
生
物
類
別
吧
。

如
此
奇
想
甚
於
天
馬
行
空
，
友
人
說
只
有
傻
佬
才

會
有
的
思
維
。
俺
說
近
年
精
神
病
患
者
越
來
越
多
。

看
來
人
類
正
是
如
此
向
傻
佬
的
年
代
一
步
步
演
進
之

中
了
。

傻佬年代之演進
阿　杜

杜亦
有道

去
年
底
，
趁
聖
誕
假
期
留
港
，
一
口
氣
啃
了
四
十
四

集
、
剛
在
內
地
播
放
的
電
視
劇
︽
蘇
東
坡
︾。

不
單
是
基
於
﹁
同
姓
三
分
親
﹂，
從
讀
書
識
字
開
始
，

就
對
蘇
東
坡
這
個
歷
史
人
物
有
㠥
莫
名
其
妙
的
好
感
。
上

中
學
後
，
開
始
接
觸
他
的
詩
、
詞
及
誦
讀
中
國
宋
代
歷

史
，
更
視
這
位
﹁
在
政
治
上
恪
守
傳
統
禮
法
，
而
又
有
改
革
弊

政
的
抱
負
，
在
仕
途
上
多
經
坎
坷
；
但
性
格
豪
邁
，
詩
詞
汪
洋

恣
肆
，
清
新
豪
健
，
開
創
豪
放
一
派
；
心
胸
坦
蕩
，
在
書
法
上

雖
取
法
古
人
，
卻
又
能
自
創
新
意
，
充
滿
了
天
真
爛
漫
的
趣

味
；
善
繪
畫
，
喜
作
枯
木
怪
石
，
詩
文
、
書
、
畫
均
名
垂
後

世
﹂
的
大
哲
人
為
偶
像
！

關
於
歷
史
名
人
的
電
視
劇
不
少
，
不
過
關
於
蘇
軾
︵
東
坡
︶

的
歷
史
電
視
劇
算
是
第
一
部
。
這
個
人
物
貫
穿
了
大
半
個
北
宋

歷
史
，
從
仁
宗
、
英
宗
、
神
宗
、
哲
宗
再
到
徽
宗
，
伴
隨
㠥
親

歷
新
政
、
王
安
石
變
法
、
烏
台
詩
案
等
歷
史
事
件
陸
續
登
場
。

以
蘇
軾
的
人
生
作
為
主
線
，
然
後
歐
陽
修
、
蘇
洵
、
蘇
轍
、
王

安
石
、
司
馬
光
、
范
鎮
、
范
純
仁
、
蔡
京
等
歷
史
名
人
交
叉
在

其
左
右
，
蘇
軾
的
人
生
軌
跡
恰
好
能
演
繹
北
宋
動
蕩
的
歷
史
變

遷
。看

罷
︽
蘇
東
坡
︾，
還
有
一
個
有
趣
發
現
：
原
來
蘇
軾
是
中

國
最
早
的
一
個
旅
者
！
他
的
一
生
仕
途
坎
坷
，
被
貶
遊
歷
的
地

方
真
的
遍
及
全
國
各
地
。

做
了
一
個
小
統
計
，
按
照
先
後
順
序
，
蘇
軾
先
後
被
調
任
杭
州
通
判
、
調

往
密
州
︵
今
山
東
諸
城
︶、
徐
州
、
湖
州
︵
浙
江
︶
等
地
；
任
知
州
縣
令
、

降
職
為
黃
州
︵
今
湖
北
黃
岡
市
︶
團
練
副
使
；
知
登
州
︵
今
山
東
蓬
萊
︶、

赴
潁
州
︵
今
安
徽
阜
陽
市
︶
；
任
寧
遠
軍
節
度
副
使
，
再
被
貶
至
惠
陽
︵
今

廣
東
惠
州
市
︶
；
再
貶
至
儋

州
︵
今
海
南
儋
州
市
︶
；
廉

州
安
置
、
舒
州
團
練
副
使
、

永
州
安
置
︵
廉
州
今
廣
西
合

浦
縣
，
舒
州
今
安
徽
潛
山

縣
，
永
州
今
湖
南
永
州

市
︶
；
最
後
卒
於
常
州
︵
江

蘇
︶
；
葬
於
汝
州
郟
城
縣

︵
今
河
南
郟
縣
︶。

中國第一個旅者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常
有
友
人
問
我
致
富
之
道
心

得
，
尤
其
在
歲
晚
回
頭
時
。

其
實
，
年
過
半
百
的
我
，
經
歷

過
投
資
路
上
的
風
風
雨
雨
，
只
能

談
經
驗
累
積
，
卻
不
敢
誇
說
致
富

之
道
。
當
下
投
資
市
場
工
具
日
日
新
，

置
身
此
間
肯
定
要
加
倍
努
力
，
鑽
研
功

課
，
擴
闊
視
野
，
飽
覽
全
球
多
元
政
經

新
聞
並
即
時
加
以
分
析
之
。
事
關
複
雜

多
變
的
形
勢
，
不
但
經
濟
而
且
政
治
層

面
瞬
息
萬
變
，
互
為
牽
動
相
互
影
響
。

況
且
，
前
景
不
明
朗
，
投
資
策
略
千
萬

不
可
一
成
不
變
，
更
不
可
﹁
一
本
通
書

睇
到
老
﹂。

再
過
數
天
便
是
農
曆
癸
巳
年
，
生
肖

屬
蛇
。
此
年
涉
及
生
肖
蛇
的
吉
祥
語
較

之
別
的
生
肖
吉
祥
語
可
能
較
少
。
反
而

是
負
面
的
形
容
詞
令
人
有
點
不
安
。
例

如
，
﹁
蛇
鼠
一
窩
﹂
、
﹁
蛇
吞
象
﹂
、

﹁
杯
弓
蛇
影
﹂、
﹁
牛
鬼
蛇
神
﹂
等
常
在

市
場
出
現
。
新
春
頭
頭
，
街
上
所
見
的

揮
春
﹁
金
蛇
獻
瑞
﹂、
﹁
靈
蛇
獻
福
﹂
等

如
給
﹁
蛇
﹂
美
化
換
了
新
裝
之
餘
，
也

可
教
人
生
警
惕
，
蛇
年
凡
事
要
靈
活
，

但
也
不
可
太
貪
心
，
量
力
而
為
不
要
妄

想
﹁
吞
象
﹂，
但
也
不
要
太
敏
感
，
免
生
﹁
杯
弓
蛇

影
﹂
之
忐
忑
心
理
。
當
然
，
若
能
洞
悉
世
情
，
便

能
﹁
順
藤
摸
瓜
﹂，
順
勢
而
行
，
則
可
在
投
資
市
場

包
括
樓
市
、
股
市
和
匯
市
獲
利
致
富
。

經
營
房
地
產
現
時
已
成
了
大
財
團
帶
有
壟
斷
性

的
生
意
了
，
一
般
中
小
投
資
者
，
說
白
一
點
，
也

許
只
能
是
﹁
東
炒
炒
，
西
炒
炒
﹂，
成
不
了
大
器
。

匯
市
嘛
，
全
球
性
政
經
消
息
影
響
，
還
包
括
幕
後

超
大
戶
的
操
控
炒
作
。
尤
其
在
美
國
大
印
鈔
票
玩

財
技
之
後
，
近
年
日
本
隨
之
照
搬
也
來
日
圓
大
貶

值
。
無
理
由
人
民
幣
要
﹁
忍
氣
吞
聲
﹂
被
推
高
影

響
外
貿
競
爭
力
。
近
日
人
民
幣
在
執
筆
之
時
也
連

跌
多
天
。
似
乎
憧
憬
人
仔
升
值
之
調
少
聽
了
，
反

而
市
場
引
起
貨
幣
戰
議
論
之
聲
。
股
市
嘛
，
美
、

歐
、
中
、
日
等
大
國
股
市
一
月
走
勢
佳
，
港
股
一

月
超
高
位
結
算
。
此
時
此
刻
是
獲
利
套
現
呢
，
還

是
加
碼
進
貨
等
蛇
年
開
市
博
紅
盤
㟊
大
利
是
？

﹁
十
五
、
十
六
﹂
一
半
一
半
？
而
我
呢
？
膽
小
，
賺

了
一
半
，
獲
利
在
手
先
。
餘
下
之
貨
，
蛇
年
再
等

運
到
！ 蛇年等運到

思　旋

思旋
天地

認
識
甄
妮
︵Jenny

︶
超
過
卅
年
，
她
永

遠
是
心
直
口
快
的
罵
了
人
家
，
一
陣
子
忘

記
了
，
又
會
嘻
嘻
哈
哈
約
吃
飯
，
大
家
都

不
計
較
，
因
為
這
便
是
她
！

最
近
與G

.E
.M

的
禮
貌
風
波
還
是
沒
完

沒
了
。
以
為
﹁
金
曲
之
夜
﹂
是
冰
釋
前
嫌
的
黃

金
時
機
，
誰
知
兩
位
當
事
人
同
處
後
台
長
達
十

分
鐘
，
卻
未
有
交
談
，
可
惜
。
其
實
，
我
認

為
，
無
論
如
何
後
輩
對
前
輩
有
基
本
禮
貌
是
需

要
的
，
相
信Jenny

是
有
感
而
發
，
絕
非
谷
演
唱

會
門
券
之
所
為
，
這
不
是
她
的
風
格
。

甄
妮
事
事
有
要
求
，
到
底
她
是
個
怎
樣
的
家

長
？M

elody

眼
中
的
媽
媽
對
自
身
的
要
求
比
女

兒
更
高
，
也
贊
成
體
罰
，
小
妮
子
直
言
小
時
候

頑
皮
得
離
譜
，
媽
媽
極
忙
，
身
邊
只
有
公
公
婆

婆
和
姑
媽
，
成
績
差
了
，
欠
交
功
課
，
就
由
自

己
代
家
長
簽
名
，
直
至
被
姑
媽
發
現
，
即
時
受

罰
，Jen

n
y

笑
稱
其
實
事
態
嚴
重
，
應
該
﹁
打

靶
﹂。那

麼
當
年
十
七
歲
入
娛
樂
圈
的
她
，
又
怎
樣

與
前
輩
相
處
？
﹁
我
是
大
學
生
，
家
境
清
貧
，

被
星
探
發
掘
了
，
我
要
捉
緊
養
家
的
機
會
，
所

以
無
時
無
刻
我
都
抱
㠥
對
長
輩
尊
敬
學
習
的

心
，
禮
貌
當
然
不
可
少
。
﹂

有
其
母
必
有
其
女
。M

elody

和
欣
宜
是
第
二
代
有
禮
貌

的
表
表
者
，
未
見
其
人
已
聞
其
聲
﹁A

untie

早
晨
﹂
乖
得

很
，
這
便
是
家
教
。

原
來
甄
妮
在
香
港
成
長
至
十
四
歲
才
舉
家
移
民
到
台

灣
，
生
父
是
奧
地
利
人
，
姓
氏
發
音
﹁Singer

﹂，
莫
非
真

的
天
生
與
歌
唱
有
緣
分
？
她
毫
不
留
戀
父
親
，
卻
極
仰
慕

感
激
養
父
甄
先
生
，
﹁
他
給
我
籌
錢
交
學
費
教
我
知
書
識

禮
，
書
法
也
是
爸
爸
捉
㠥
手
一
劃
一
筆
地
教
我⋯

⋯

﹂
她

選
擇
姓
﹁
甄
﹂
就
是
對
養
父
的
感
恩
。
她
相
信
這
是
緣

分
。說

到
緣
分
，
當
然
還
有
與
傅
聲
那
段
九
年
情
最
刻
骨
銘

心
。
傅
聲
當
年
是
邵
氏
基
本
演
員
，
到
台
灣
拍
片
遇
上
漂

亮
甜
美
的
可
人
兒
甄
妮
。
兩
人
一
見
鍾
情
，
愛
火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Jenny

愛
他
英
俊
又
有
孝
心
，
每
逢
支
薪
必
先
請

示
劉
家
良
師
傅
是
否
有
所
需
要
，
可
先
取
去
運
用
，
又
端

茶
端
椅
，
必
恭
必
敬
，
對
甄
氏
家
族
更
是
周
到
非
常
。
難

怪
甄
家
上
下
同
一
口
徑
：
﹁
妳
不
要
失
了
他
。
﹂

他
們
閃
電
結
婚
，
張
氏
是
大
戶
人
家
，
喜
酒
擺
足
三

天
，
新
娘
子
未
有
機
會
更
換
晚
裝
，
由
頭
至
尾
只
穿
㠥
裙

褂
，
對
㠥
幾
千
雙
手
說
多
謝
。
可
惜
萬
千
寵
愛
的Jenny

沒

有
珍
惜
這
段
緣
。
到
底M

elody

真
的
是
傅
聲
的
孩
子
嗎
？

下
次
再
談
。

家教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春節是中國最隆重的傳統節日，也是辭舊迎
新、閤家團圓、對未來寄托美好希望的喜慶佳
節。關於春節來歷的說法有多種版本，其中為公
眾普遍接受的起於舜帝，舜帝是中華民族的共同
始祖，也是華夏文明的重要奠基人。公元前2000
多年的一天，舜繼天子位，帶領㠥部下人員，祭
拜天地。從此，人們就把這一天當作歲首。據說
這就是農曆新年的由來，後來叫春節。
春節蘊藏㠥中國的民俗文化、美食文化、慈孝

文化、親情文化、友情文化、喜慶文化、祥和文
化，等等。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的一部文化大詞
典。新中國成立後，隨㠥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變
遷，中國的春節也在不斷地改變㠥過年的具體形
式。我出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有幸經歷和目
睹了各個年代不同的春節。
上世紀五十年代是百廢待興的年代，從舊社會

過來的人們以無比的熱情和沖天的幹勁投入到新
中國建設中去，「勞動最美麗」是當時人們叫得
最響的口號，生產一線過春節成了家常飯。記憶
中，有好幾個春節父母都不在家，在這一年中最
隆重的節日裡，他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加班加
點，為祖國的明天奉獻自己的光和熱。那個時候
物質生活還比較艱苦，但精神生活卻很充實，各
個比較大的工廠都自排節目舉辦文藝晚會演出，
工人文化宮也舉行春節遊行活動，通常表演的節
目有踩高蹺、抬轎子、舞龍燈、扭秧歌、打腰
鼓、耍獅子等。到了六十年代，過節儉的統一模
式的革命化春節成了典型特徵。當時經濟全面緊

張，市場商品短缺，為保障供應、控制銷售，國
家對主要商品全面實行按計劃憑票供應制度，而
且定量較低。老百姓攥㠥各種票證在供應站門口
通宵排隊搶購年貨是春節前的一道景觀。
那時我插隊在廣闊天地，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

春節都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三十晚上收聽憶苦
思甜廣播，大年初一下田勞動，只是勞動量有所
減輕，一般不做挑糞挖溝的重活，而是揀些挖胡
蘿蔔、堆草垛的輕活。人們過年穿戴最時尚的就
是黃軍裝，誰要是有件軍大衣，那簡直讓人羨慕
死了。能有頂雷鋒式的黃軍帽也讓人刮目相看。
過年的祝福語都統一格式，稱：「某某同志，春
節好！」文娛活動是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到各
大隊巡演。當時我是公社宣傳隊成員，從大年初
二到初十，每天跑二個大隊巡演。演出節目有三
句半、快板書、表演唱、獨唱之類，內容離不開
革命和破舊立新，各生產隊社員都擁擠在大隊隊
場上，裡三層外三層，人群擠來擠去，猶如潮起
潮落，場面甚為壯觀。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春節除了繼續沿襲過年排長

隊憑票證買短缺的年貨外，記憶最深的就是恢復
高考和知青大返城了。特別是78年春節期間，廣
大知青、工人、學生及其父母，相遇到熟人的第
一句問候語便是「你高考了嗎？」、「你孩子高考
了嗎？」，高考牽動㠥近千萬知青、工人、學生和
他們父母的心，在這科學的春天來臨之際，他們
焦急地等待㠥錄取通知書，以此來改變自己的命
運。到了79年春節，大家見面問候最多的是「你

安排在哪個單位？」、「你家孩子安排在哪個單
位？」大返城的知青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歡
聲笑語成了七十年代末春節的最激動人心的風
景。《於無聲處》等新創作的話劇以及《追捕》、
《巴黎聖母院》、《三笑》等來自國外和香港的故
事片，成了人們過大年的精神盛宴。上世紀八十
年代是全民奮發的年代，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開始
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飯桌日漸豐富起來，開始是
定量供應的品種增加，接㠥是集貿市場恢復。平
時想吃什麼，到市場上就買，票證漸漸淡化，除
夕夜的晚餐也豐富多樣。新潮服裝開始登場，過
年不再是藍灰黃的色調。綜合型的娛樂節目開始
進入人們的視野，特別讓人記憶猶新的是1983年
的第一屆春節聯歡晚會獲得空前成功，人們一邊
吃㠥豐盛的年夜飯，一邊收看電視裡現場直播的
晚會節目，與電視裡的明
星、歌星同喜同歡，其樂融
融。由此也約定俗成了中國
人看晚會過春節的新民俗。
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深化改

革開放的年代，票證徹底退
出市場，春運也引起了人們
的重視。1990年，深圳吸引
全國各地人才湧來尋求發展
機會，繼而每年春節到來之
際，數以億計的在外遊子陸
陸續續踏上征程與家人團
聚，無數的父母翹首企盼㠥
兒女的回歸，春運牽動㠥舉
國上下的心。數千年在家吃
年夜飯的傳統習慣被打破，
全家老小到餐館酒樓吃年夜
飯成了時尚。春節外出旅遊

也開始進入人們的計劃之中。進入新世紀後，春
節有了更鮮明的時代特色。傳統的登門拜年被電
話拜年、短信拜年所替代。特別是到了除夕夜零
點時分，室外爆竹聲一片，室內手機短信鈴提示
不停，一條條喜慶溫馨的祝福語駐滿了人們心
間。穿返古懷舊的唐裝成了新世紀春節的服裝特
徵。走上街頭放眼望去，滿目皆是穿唐裝的人
群，似乎穿越到盛世唐朝。而搞老同學、老知
青、老戰友、老同事聚會也成為新世紀春節的主
要內容。
世間一切事物都在變化之中。可以預見，隨㠥

時代的發展，中國人過春節的形式還會發生變
化。但是千年不變的是春節喜慶祥和親情的文化
本質，以及對過去歲月的眷念和對新紀年到來的
美好憧憬。

春節的變遷

■炮竹聲中迎新年。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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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山人相片難尋，僅得此

圖。 作者提供圖片


